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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宁以西，史册中蜿蜒的轨迹

钢蓝色的翅膀，掠过山川翻卷的波浪
一部竹简，向高处慢慢打开了
钢铁，闪光的巨绳，抖落着石子、车轮──哗哗喧响
时间，轴承中的宝珠（旋转的莲蓬）周围，新颖的子叶

悄然张开。
挟带电流的金属叶脉，以光的速度辐射、贲张
西宁还是格尔木？ 从道岔尖端的第一颗螺丝开始
（也是一颗吉祥的莲子）一种可能连接无数种可能
一种向往传递着千万种向往
呵，一部竹简慢慢打开了……抽象的巨莲绽放

我是一个驼印、一片马蹄铁、一块岩芯、
一具钢铁的骨架、一个细胞、一滴甘露，一个自然、人文
的意象

我在地表、地下和天空潜翔，
我在道路的大水中树叶一样漂泊，
向着远方之外的远方

西宁以西，湟源峡谷的日月山上
俯瞰三道并排的 S形曲线，巨大的茎，钟鼎之壁的大篆
──像竹简上的第一行
奔走的灵兽图腾以及它们挟带着的象征和欲望
左边是湟水──黄河的支流
绢帛下的小兽起哄地冲顶着金鳞的逆光
右侧，与唐番古道重叠的柏油马路
光阴积攒的车辙和脚印，烟尘滚滚
层层叠叠，已经由尘世摞到了天顶
而中间是铁轨──乌亮的铁轨，青藏铁路的起笔之处
朝阳中的妖娆巨兽，正扭动着强劲而妩媚的脊梁

“向东是佛法之路，向南是森林之路
向西是青稞之路，向北是钢铁之路……”公元八世纪
双目微阖的先知，预言了吐蕃民族通向未来的四个方向
于是，梵音中沉醉的我替热爱的铁在日月山上
睁开了眼睛
于是，一个笨拙的精灵，典籍中复活的梦想
──睁开多年以前就已经打开的瞳孔天窗
之西：伊斯兰文明在胡梢翘动
之北：匈奴、突厥和蒙古草原帝国在马背上起伏跌宕
之东：秦汉唐宋……瑰丽中原散发着氤氲墨香
之南：圣地如同孤寂的宝石，在冰雪之上闪耀天庭神光
竹简，一部经卷慢慢打开了──

一边是金花簪头的油菜一边是绒毡漫地的草场
一边是翠玉拔节的麦田一边是相亲相爱的牛羊
顺着甲骨上这个放大的“水”字
汉人，羌人，匈奴人，突厥人，吐蕃人……
商贾，武士，骆驼，马匹，车辆……时空
在交织中弯曲，向前的万物浩浩荡荡
推拥着粘稠的时光。 闭上眼睛，还可以看见我、我们
前世的影子还踯躅在尘烟浩荡的路上
我们还可以看见，
风沙剥去的只是时间的血肉
英雄，那拒绝生锈的宝剑还挂在英雄腰间的白骨

之上

飞翔，风中的莲香穿透身体、谣曲径直进驻心脏
我不在大地上投下阴影，不从天空敛取光芒
透过一棵铁树最高的枝条──一条冰河突然开口歌唱
透过水质的丝绸，透过一位公主的车辇
透过猎猎旌旗和猩红的帘帐，透过郡县城郭
更远处，更远处的苍穹，正被高处的天眼放大、

聚焦和回放
汉代骠骑的弯弓一角和一枝穿透时空的响箭
正呼呼生风，加速向上，拖拽着轨顶两道低飞的眸光

西宁以西的扇形谷地，橙黄色的秋风中
一条沉睡的蛟龙慢慢扭转身躯
在大地最高的台阶上，一部竹简慢慢打开的时候
风，怀旧的风让竹简中的祖国莲花般缓缓摊开了手掌
唐朝，一位 16岁的公主正跋涉在路上
远方，在一个今天中学生年龄的少女心中
离愁、婚姻和使命，弥散着朦胧而隐约的庄严和向往
吐蕃，那赭色涂面，和善谦卑的迎亲使者
戈壁，那裹紧毛孔的茫然，车辙陷进冰雪里的惆怅
还有撕不断的朔风，怎么回头也望不见了的故乡
她任性地抛掉了日月宝镜，号啕大哭了一场
──传说中，始终有一只神鹰在高处为她们导航

我看见几十年之前，在西宁以西
钢藤上滋生的幼芽，与唐朝的车马竟然是同一个走向
南边的两道车辙与北边的两根钢轨
惊异地相互凝视，展开双向的眺望
隔着千年的距离，揣度某种相近的血缘、相似的梦想
从这个逆光的斜角俯视过去，透视过去
道路，这两条沿着大致的方向张开的手臂
殊途同归的怀抱搂紧了古今──寂寞而多情的时光

点化万物的上苍，还是冥冥中的神启
让这根孱弱的细蔓在典籍中的驼印里发芽、茁壮
人，物体，脉管里的事物在融合，干燥的河流水声喧响
我看见某一年，发黄的史书中写着：
“骡马交易十八次，交易马匹八十万
布匹九万余匹。 一匹好马可抵 120斤茶叶
一驮茶叶，从西宁运到拉萨，需白银 30两……”
正是这条大地上渐渐粗壮的手臂，在元朝
把西藏揽进来，华夏的版图呈现出一片桑叶的模样

慈航，依水而行的钢铁之路

青海湖边，蜿蜒着两道曲谱的波浪
那是塔尔寺的月光在轨顶上飞翔。夤夜，众鸟高飞
大经堂堆绣的褶皱突然展开，银光泻地，酥油花生香
缓步走下唐卡和壁画的灵兽、祥云和红山，如来八塔

八簇花蕾，八株生长信仰的植物
八根洁白的桥墩生出力量的羽刺
它们均匀用力，举起了两条道路，一道光芒

清晨，湖边的鸟卵还在草窠里做梦
而它们的母亲，那只明代的斑头老雁
刚刚揉开惺忪的媚眼。 靛蓝的水
暗含了钢铁，暗含了大海的靛蓝的水
波纹，耐心拓展着对天空圣洁的想象
摇晃着的鸟鸣之上，倒影中的天堂
透过薄雾，我望见端坐湖边的三世达赖和蒙古王
远处，两只鹤，颀长的黑颈诠释着可汗入鞘的弯刀
钢轨的曲线，宛若一位少年苦行的意志
在靛蓝的星空下张开虚无的翅膀

石质的八瓣莲花中心，十万朵莲花同时开放
西宁以西，鲁沙尔镇南的莲花山
金瓦大殿在一颗雪粒中闪耀着出世之光
怀揣经卷的宗喀巴，也是 16岁
也是从这里南行，也是走这条路进藏
依水而行的唐蕃古道，悠长的驼蹄
是湟水，是棋子一样散落的牛毛帐房，是虔诚的白骨
是塔尔寺银质的月光指引了众生的慈航

脚下之路，心灵之路，交叠在苦行和修行者
苦旅中飘摇的心舱。 盼路，盼路
盼路、盼路、盼路、盼路、盼路、盼路……
道路，荒原上，随时都可以被风沙抹去的道路
没有自己的尊严，没有自己的模样

德令哈，心灵原版的澄澈天空曾经被远行人
不倦吟唱。 尔海，厚日，柴凯，陶力
藤蔓上，纽扣大小的车站，牧民一样的名字
荒蛮之地，站牌上的文字悄然暗含了文明之意、情感之熵
是的，只有等到了今天，道路才能以粗壮的手臂张开翅膀
人类，只有从借助石块、木头，飞跃到借助钢铁
才能在世界上戳起巨人的腰杆，架起擎天的桁梁

我躺在了这里，为了道路延伸的梦想而躺在这里
和那么多战友、工友一起躺在这里
我们不是死在这里，不是倒在这里，而是──躺
让岁月风干了身上的水分，变成不朽的枕木
但我们随时准备着在一声汽笛的感召下
瞬间复活，大吼一声！ 继续拿起道镐，端起风枪
关角山隧道，狰狞凸凹的石壁水滴垂落
那坚硬的石头柔软的石头淌出眼泪的石头
还珍藏着多少壮士塌方时呐喊相呼的影像

苍山如海，晚霞，还是当年火红的模样
血色长藤，簇拥的蓓蕾向高处节节爆放
天峻，高天险峻啊，蒙语为登天的长梯
曾经好长一段时间，西宁至格尔木之间运行的列车
总会在经过烈士陵园时长鸣不已
──那既是向勇士们的敬礼
又是钢轨向前延伸的呼唤与渴望
（回望遥远处，一列征战的马队在溯水而上
月牙般的弯刀闪现蓝光。 历史，总是重叠着巧合与邂逅
竟然是溯河而上的蒙古骑兵，发现了
荒原中的格尔木──一个河流密集的地方）

察尔汗，我在上升的大海存留晶莹的灵魂和思想
对于饱含血汗之味的海水而言
盐，是坚守到最后的战士。 骨头碎了
味道十足的精神还一直闪光。 一位老诗人
正是当年修路的战士，在他激动而颤抖的嘴角
盐壳上匍匐前进的长梯让一道长虹跨过了死亡之疆
的确没有什么，能拦得住钢轨里哗哗的水声
向着高处，竹简，一部经卷慢慢打开
向着高处，向上。 向着高处，向上……

开往格尔木的火车上，邂逅两位上师
羊肉、茶叶、酥油、糌粑，宝贵的经卷装满了行囊
透过车窗，我真的望见了追日的夸父，执杵前行的
法显和尚。 另一卷史册中的第一根竹简
让汗和血浸润得酡红、锃亮
我巧遇了半个世纪前，那位名叫慕生忠的将军
在格尔木插下了他执著的手杖
“我们就在这里安营扎寨……”
就是从这个名叫格尔木的地方，那根手杖入土成林
就是从这个名叫格尔木的地方，人类
第一条通向高原的道路啊，在沙盘和地图中
血管一般攀上了青藏──红铜的脸膛
（地图上那红红的青藏呵，也是一瓣莲花的形状）
2001年，西宁铁道第一勘测设计院的家属楼里
一位耄耋老者轻捋着长髯，凝视西天与我感叹
“当年我们坐着周总理批给的军用吉普车
第一次踏勘青藏铁路……慕将军啊
咳！ 啥也别说了……好胆识！ 好气魄！ 好酒量！ ……”

耐心的风，在耐心地恢复我的知觉和思想
我原是一具睡在路边的白骨，因为某一滴雨、某一缕风
某种启示、感召、使命与因缘，在四十年前
又把炽热的血肉披挂在祖先赐予的骨头上
我看见秋风，顺着祁连山南坡抖落漫天的斗篷
（似大地上的一场戏剧拉开了天幕）
我看见亢奋的驼骨和骷髅纷纷起身，推推搡搡
它们抖落了前朝的沙砾，几百年后
重新活动的骨节雷电般喀喀作响
它们奔走相告，争当开路者的路标
甚至，那些让风雪擦去的脚印也纷纷返回
它们死而复生，愿为后来者导航
一个个汉子在工地上倒下去
一个个汉子又在墓碑上站起来
几十年之后，当第一趟开通的列车经过这里
他们永远年轻的名字还在石碑的凹痕里
借助朝阳和月光朝这边探着头深情凝望

在高原，任何一座山顶都形如莲苞，任何
从容来去的神灵都会暗示万物

无悔的付出总会换来丰厚的报偿
是啊，环绕一条向高原输血的动脉
多少干燥的地名开始润泽、发亮，无数
牧帐里的莲花桀然开放──啊，那铁皮火塘
烤热了多少期盼福祉的脸庞
青海钾肥厂，锡铁山铅锌矿，青海铝厂，青海油田
格尔木炼油厂，茫崖石棉矿，柯柯盐厂，西宁钢厂
还有龙羊峡、李家峡……一条古老的河流
与一条钢铁的河流交汇、砥砺、激荡
以无形的能量与情怀，奏响大青海秘境中神奇的

交响
一部竹简打开了，一部打开的竹简溯流而上
开始了丰富教义和书写典籍的慈航

在翠绿的祥云下

藕，冥思黑暗的哲理；荷叶，遮挡耀眼的光芒
我在铁轨伸延的长河中奔走
我在汽笛开花的大气里游荡
我用抽象的芬芳朝梦境弥漫花粉
我以铿锵的脚步向高处的远方铺展梦想
南山口，我是喜欢的。 甘隆、纳赤台、小南川
玉珠峰、望昆、不冻泉、楚玛尔河、五道梁
一块块溪流中可以落脚的石头，我都是喜欢的
一块铁，一块石头跃上高音的琴键
格尔木，昨日一条道路的终点，今天
又重新成为同一条道路出发的地方
轨排场的螺丝也是多情的，一尊尊趺坐的佛陀
碧蓝的油脂在智慧的旋梯上徜徉（那也是一条河流啊）

南山口，敞篷车间，神山衣襟下的金属道场
一位来自远方的钢铁信徒，虔诚蹲跪，为铁做媒
让铁中的力量相爱，让他们生出力量的孩子
让力量的小树长大成林，并肩挽手，上青藏
硫磺和石蜡的气味也是可以请到诗中来的
它们来帮我们，浇灌螺栓的幼苗，亢奋生长
透过料堆，轨排的天梯，平板车上的钢梁
透过铁，操纵台车上，按钮上姑娘的食指
轻轻启动了天空中一条河流的欲望
另一条道路那头的敦煌，也一定看见了这里
丝绸之路的身边，又诞生出一条钢铁之路
──中间，隔着漫漫风尘卷不走的千年沧桑
我看见两朵高原红，飞上了她的脸庞
我看见下凡的凌波仙子，两道丝带上铁锈红的霞光

高处，空旷。 高处，寒凉
无数条河流，约定在第一滴冰酒中洇开梦想
“乘水车兮荷盖，驾两龙兮骖螭
登昆仑兮四望，心飞扬兮浩荡”
此刻，涉水而上的屈原长袂飘飘的屈原于波底复活
我惊诧于诗人两千年前的预言──
车盖上硕大的荷叶是一片翠绿的祥云
车辕是两条长龙幻化成伸延的铁轨
低沉的目光，坚定，忧郁，在远古的竹简上
早已暗含了金属的成分，骨髓和气息中玉英的安详

前瞻，回望，踌躇，徜徉
我喜欢长长的路基──这温柔而委婉的长城
每块石头都是一个棱角分明的汉字
每时每刻，它们都在变换着诗句的组合
都在坚定地表达着柔情万种的未来和以往
我喜欢站在这里，另一个我也喜欢站在这里
我站在我的肩上，亿万个我水藻般簇拥成河
迎迓一头幼狮，率领钢铁的马队攀越山梁
它头顶上呼喊的花朵和令大地颤抖的脚步
是否唤醒了高原封冻亿年的耳膜

哦，的确是这样的，上苍，把一块喜欢作诗的石头
诞生在这个国度铁轨发芽和生根的地方。 关于
桥梁和钢轨，二十多年，我写下不少心爱的篇章
在石砟的小屋桥墩的城堡钢轨的长廊
安睡着一个年轻人的力比多写真、重金属梦想
一座花园钢枝铁叶一个迷宫九曲回廊
一片极地辐射的强磁，编织的意象簇拥着进驻心房
的确，我可能是为它们托生的，在工地
那铁质的呼喊甚至叫骂，都让树叶般的耳朵
听起来，如菩提颂经的天风那般舒畅

有时，我是工地上一块亲近钢铁的木楔
一台夸夸其谈的机器，一个敞开怀抱的土筐
有时，自己在自己身上钻孔，自己拧在自己身上
有时，自己焊接自己的骨头，自己把自己的伤口磨亮
自己，用 8号铅丝把自己的放纵捆绑
有时，攀到高处东张西望。 有时快乐地
跳进桩孔的洞穴──快乐地，自己把自己埋葬
普通的人，普通的手，顺着迢迢天路
顺着掌纹里的地图，顺着红色的箭头
顺着你的钻头、镐尖，攀缘、下潜到幽灵居住的地方
一部竹简，一部蓝色的竹简立体地──打开了

昆仑之坡，攀上了大地最高的一级台阶
冰清玉洁，天上宫阙，遗世独立
万山之祖，雪峰凛冽，云群安详
神话的源头，低垂的星星混迹于大地上的灯火
罡风的手势顺从了山峦的曲线
一块石头的前世、一块铁的侧影中，一丛神泉的花朵
都隐藏着生灵和神灵双重的影像

前进，我扯动透彻无边的丝绸，用虔诚的十指
唤醒上面的图文。
飞翔的短暂里怀念生命漫长的感伤
无穷尽地打开自身吧，我向前、向前
我喜欢下意识、略含惊恐地回眸一望
我是一片竹简，漂流、弯曲，变形，夸张
透过层层的时间之帷，透过漫漫的空间之帐
我看见了彩虹如一片花瓣的筋脉
我看见经天纬地的钢铁之花
只有到这个时代，才尽情地张开了翅膀

格尔木，版图上一枚关键的棋子
胡杨般亭亭玉立在无涯的沙盘之上
东：遥望西宁。 西：直抵浩大新疆
北：柴达木盆地，察尔汗盐场。 南：跃过昆仑进藏
甚至，我看见里格尔站台上的铜雕
──那从汉代出发的马踏飞燕
汗血马：蘸着星辉月华，以蹄铁磨亮千年时光
龙雀：张开传说中飞得最快的翅膀
对速度和道路
多么生动的表达，多么具体的渴望

高处，空旷。 高处，寒凉
一个微凉的幽灵游动在山峦间稀薄的大气中
我、我们来到这里，借助一颗螺丝，一根钢轨
一张发蓝的图纸，一个眼神，一个梦想
一条从沙盘中走下来的大路
裹挟着多少需要化解的题目呵
透过总指挥长的镜片──关山一片苍茫

乘上小小的银鞍，我是虹

我是铁。 我是汉代，南阳。 我是那位名叫杜诗的太守
借助水车的力量从石头中唤出的铁
我看见一种来源于石头的伟大物质由生转熟
组合、烘托、裂变，构筑出想象中才有的
力量的巨大图腾。
我感觉到了，严丝合缝的铁之间，力量那宽绰的道路，
奔涌其间的洪流那般豪放
我看到晚清，第一截真正意义上的钢轨
铺在了我的家乡，唐山———胥各庄的路基上
我看见千年的钢铁之梦，百年的
钢轨之梦，只有到这个时代才尽情张开的翅膀

到来，我是第一个踏勘者迈向高处的脚步
到来，我是第一台巨钻刃尖上的金刚之弧
（圆润，饱满，也是一颗莲子的形状）
到来，我是种植在第一座桥墩身下的孔桩
巨大的钥匙，挟带着强悍而野蛮的风度
插进去，插进去，插进去，插进去……（亮处和暗处
所有的正义与邪恶之神不约而同地为它加持法力）
它要旋动高原的厚重之门，在白鹰俯瞰的瞳孔
一条道路的巨大拉链，将打开多少心扉未启的事物

到来，山冈上看火车的男孩暂时眨动着失望的眼睛
到来，我是拥有现代体形的神灵的派遣者
我是制氧机微小的部件和灵魂般的中枢
神鸟旋转着羽翅，在吝啬的空气里捕捉透明的水母
我是花粉，在恐龙的脖颈里生成纯氧的水柱
我是神奇的喷泉，比霰更轻盈的音符
我在你、我、他血管的隧道里弥漫，奉献看不见的付出

高原，借助冲下坡地的一场大风而张开荒凉的怀抱
南山口到不冻泉，昆仑之侧的峡谷
越过昆仑，越过垭口最高的龙骨
圆圆的桥墩（空心的茎），舞龙者的巨臂从视线里探出
夜间的车灯中恍惚瞥见钻出大地的巨人
不知深浅的铁，义无反顾跌跌撞撞的铁
幼稚的铁，满怀真诚和自信的铁
谨慎的步履中暗含几丝隐忍、谦卑和踌躇

跨上昆仑的钢铁战士，停下来喘息了一会儿
以云朵和远处的红柳擦拭脑袋里的油污
卸掉了灰尘和累赘之后，身体发轻，脚印变浅
竹简呈半透明状（两端磨圆的断纹凝滴着甘露）
时间之中的时间，道路之上的道路
行走和飞翔之间的快感是让人心虚的
穿过开心岭，五道梁，跨越将军一个个即兴的命名
穿过横亘在现实与神话之间的一条通天大河
穿过桥栏上的鹰、麻雀、乌鸦，那密集、友好又羞涩的目光
穿越水晶的宫殿，穿过昆仑底部的长廊
穿越静默的谶语，冻土里冰清玉洁的硕大露珠
向上，向上。
一部竹简瞬间放大成天梯

穿过巨兽圆润的背脊，穿过晶莹的盔甲和雕塑
穿过早晨的一粒霜，穿过一粒霜中的黎明
藏羚羊黝黑的剪影。 穿过它直指孤星的悲伤之角
穿过蹒跚在队伍后面的那个小家伙
耳梢的几棵绒毛颤巍巍托起的晨阳朝露
穿过镜头中水草一样上升的地气
和大气托起的雪峰之顶湛蓝微紫的虚无
那亢奋、忐忑，那夹杂斑斓的迷惘
那峡谷移动着的阴影和死亡的翅膀
那阴影中往昔的锈斑和关于坦途的渴望
那哗哗的诵经之声啊，那漩涡中力量的花骨朵

将道路一圈圈缠绕在法器的铁轮之毂
车窗外，一条远古的小路被丢在那里
似时空褪下的蛇衣在风雪中飘忽
地震留下狰狞的岩裂，极地上闪电的道路
昆仑的脊线，还在缓慢地抬升着一片高原，一片大陆
它以自然的形式，暗示出一条路蜿蜒攀登的走向
我的眼睛石头的眼睛流水的眼睛伸长脖颈的
草和炊烟的眼睛，都提前望见了氤氲之上
一条从大地上跃起的河流携带浩浩的船队
委婉，沙鳗般抒情的庞然大物
让静止的山峦在钢铁的奔跑中产生了动感
它舞动着风，舞动着风绣在谷地河套里的
风的裙边、时间的水纹、岁月的花束

钢铁在劳动。 高处，太阳的齿轮旋转
道路在成长。 大地对高原的爱
以简洁而坚决的方式同我一起攀登，一起上路
开始亲吻河流、山脉和沿途的每一块石头
我们这些亲爱的铁、金色的发电机（携带神力）
脚手杆、卡车、旗帜、旋挖钻机、混凝土……
当然，还有牦牛、野驴、鹰、乌鸦、藏羚羊、银狐……
合掌朝天的井架，默默向西祈祷、祝福

这乐器，从天空向大地深处垂下了琴弦
对高原万物，这是飞扬的神曲
这是白唇鹿报幕的全新的开场，全新的节目

奔走，奔走──道路随着时光生动起来
名唤楚玛尔的一道大河，哗哗的波浪抖开透明的画布
在这里，道路用力弯曲着身子
77座桥墩，在夕阳中托举着龙骨──那音符的弧度
另一条河流要与它十字交叉，在天上画出彩虹
坚实的彩虹跨水越涧，溢彩流苏
大山，佛陀的倒影是虔诚的
群峰沉默，它宗教的蓝氅之袂
虔诚而执著的钢轨来了。 从天而降
第一架支在荒原上的三足怪兽
睁大了经纬仪上旋转史前生物凸起的眼珠
（也是一颗莲子要在高处栽种什么）
测绘的脚步如外星人突如其来的足音
安营的帐篷在荒原的背景下，像寂灭的星子
（其实它暗藏着天火）弱小而孤独
比选，在图纸的筛子上选择
扬弃，在坚硬的大海中寻觅道路
亿万双眼睛，几十年时光，三代人脚步
于是，凝固的空气才被开工的喇叭声搅动
封存亿年的土层才张开如花的口型
──啊，我看见了打桩声中的可可西里
因欣喜，因亢奋而浩然振荡的胸脯

神灵的领地，自然要接纳神灵的佑护
钢轨、石头，这是奥义中的道路深情的给予
辉煌，炽烈，千姿百态，默不作响
在坚硬的梦醒之缘，力量的长旅虚拟又具象，
吝啬又大度
空气纯洁，可以畅饮。 天空与大地的缝隙
幸运的走廊，力量相挽而成的林带风姿绰约、琳琅满目
我是钢铁，我还是由其衍生的精神和力量的分子
我是石子，任小小的力量向下扎根、向上伸展
我是鲁班挥动的神斧我是大禹肩上的镢头
我是一把普罗米修斯的扳手，睡在民工的衣兜
──上面印满了神灵和劳动者的指纹
我试图拧开火焰，释放光芒，粗糙的手掌上粘满油污
我是一块女娲擎起的巨石，磨砺一根针
以铁、以钢，以轨端上“工”字的模样
以钢轨的锋芒将苦旅隔阂的时空飞速缝补

很多事物在等我，在木料、石头、钢铁
和钢筋混凝土之中。 很多事物在等我，顺着金属的藤蔓
去发现一个世界，发现强大之物匍匐下来的妙处
在可可西里的冻土里，在薄薄的保护层里
石子、沙子、钢筋沉睡，而我在其中醒着
──把逻辑、结构、团结的妙谛深深领悟
啊，钢铁中，石头中，沙砾中，那丰饶的领地
那蝌蚪般游动的精灵，让我们伸出颤抖的手
把人类的一种意志力，嫁接在岩石、沙土
到来，动漫般延长的脚趾朝着暗处深入，
挟带着决绝的快乐
一头扎下去，在窒息和死亡的领地亲近土层中的冰粒
向可爱又可憎的朋友汲取力量，返还给头顶上的道路

到来，我是具体的虹，是高原渴望的质地和颜色
我是虹，我是虹插进高原的巨足
乘着月亮那小小的银鞍，隆重而庄严
（其实，我只是附属品）与之相关的万物
在一条道路周围，重新安排自身的命运
我知道有很多事物，在远处等我──
沟通、理解，而不仅是赐予和救赎
从过去和未来两个方向浩浩而来，迈过了千辛万苦
我知道有很多事物在铁中等我
在坚硬的柔软和干燥的水声里向圣地泅渡

“通风管道，让路基也可以呼吸，道出对炎凉的倾诉
斜插在路基旁的热棒，是我们守身如玉的刀枪
这金属的白杨，氨，氟利昂，丙烷……
循环中有隐身的枝柯和神奇的汁液流注
（透过探出边坡的武器，汉代的骠骑还在大地中猎猎奔突）
冬暖夏凉，片石护坡的被子质地好哩，盖着舒服……”
几十年才开口的冻土，终于和人类化解了芥蒂
签订了互不相扰、互相尊重的文书
在可可西里，兽影和草香都是醉人的
有很多事物，在事物深处的驿站等我
顺着光，没有缝隙的道路，顺着迷人的迷途
顺着钢铁那腥甜的体香，进入另一个世界
──钢铁的、冰土的、力量的、逻辑的、神性又科学的版图

钻桅──我的脊柱向天空生长，它眺望、召唤、思慕
而那坚硬闪光的根，旋转着优美的莲叶
妩媚地朝着黑暗生长。 螺旋钻头向大地沉沦，旋转、
义无反顾
那是我的手，我们的手，锋利的指甲
让我一寸寸抵近愿望，穿透黑暗触及物下之物
和再生之前──那暂时的窒息和死亡
钢铁的犀牛在石头、土和冰粒间低哞、冲突
用旋转的巨爪捣开了风火山──蹲伏在高原腹地
这挡在昆仑与唐古拉之间，通体赤红的猛虎
怎么也是荷花的形状和颜色？ 呵，我渴望的
嘴唇贴紧了大地中坚硬的波浪，我陈述
（尽管海洋的眼泪已经结晶）
我洞察，紧闭着眼睛，却看见了泡沫般的沙砾
宝石，璀璨的蓝光，岩石的大鲸，冻土中的珊瑚

星星的芒果缀满铁蓝色的幕布
可可西里的傍晚，我游弋在上升的大海里
暂时把躯体融化，飘游着休息一会儿
桥下轻盈跑过的生灵还会有几丝胆怯和惊怵
像我，伸向地心之塔，在失重的忐忑里
也会产生几丝怨恨和恼怒──接下来的题目
天平一样的墩、梁，是一面携带着大地
赋予的力量返航；一面在大地和天空中
同时站稳脚跟，找到命定的归宿

（未 完）

竹简，向高处打开的经卷
──纪念青藏铁路开通三周年

李木马


